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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湖南省某市电子制造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及影响因素，探讨职业紧张干预策略。 　 方法　 采用整

群抽样方法，以某市 ３ 家劳动密集型电子制造企业的 ２ ０５７ 名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简明职业紧张问卷》调查其工作要

求－自主（ｊｏｂ ｄｅｍ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ＤＣ）模式职业紧张，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调查一般特征和健康状况等情况。 　 结果 　
２ ０５７名研究对象中，职业紧张检出率为 ５７．３２％。 经单因素 χ２ 检验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 回归分析显示：本科及以上学历（ＯＲ＝
２．１６７）、非外来务工（ＯＲ＝ １．３６２）、有职业危害接触（ＯＲ＝ １．３３５）是发生 ＪＤＣ 模式高职业紧张的危险因素，而月收入 ５ ０００
元以上是发生 ＪＤＣ 模式高职业紧张的保护因素（ＯＲ＝ ０．４４８）。 　 结论　 某市劳动密集型电子制造企业员工职业紧张检出

率较高，应关注这一群体员工的抑郁状况。 可以从组织层面采取措施，提升员工的身心素质，促进企业健康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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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紧张（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是指在职业条件

下，客观需求与主观反应失衡出现的生理变化和心理

压力［１－３］。 劳动密集型电子制造企业员工工作负荷

大，是职业紧张的高发人群， 身心健康问题较突

出［４－５］。 本文通过对电子制造企业员工的一般特征、
健康状况和职业紧张水平进行调查，分析职业紧张影

响因素，为促进该职业人群身心健康提供科学的理论

指导。

１　 对象及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法对某市 ３ 家

电子企业 ２ ０５７ 名员工进行调查。 纳入标准：①调查

对象本岗位工作时间≥６ 个月；②调查前一周无精神

药物使用史；③无精神病史。 排除标准：①调查对象本

岗位工作时间不满 ６ 个月；②近期服用精神药物；③拒

绝参与调查者。 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

调查。
１􀆰 ２　 问卷调查 　 （１）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调查研

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工龄、婚姻状况、
文化程度、岗位、工作时间和接触职业病危害情况等。
（２）采用《简明职业紧张问卷》对工作要求－自主（ ｊｏｂ
ｄｅｍ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ＤＣ）模式职业紧张进行评估［６－７］。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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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包括工作要求、工作自主和社会支持，共 ３ 个维度

１６ 个条目。 问卷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评分，即完全不同意 １
分；不同意 ２ 分；基本同意 ３ 分；同意 ４ 分；非常同意 ５
分。 以工作要求维度均分和工作自主维度均分的比值

（Ｄ ／ Ｃ）评估职业紧张，Ｄ ／ Ｃ＞１ 者为存在 ＪＤＣ 模式高职

业紧张。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 α 系数为

０􀆰 ８６０。
１􀆰 ３　 质量控制　 采用面对面形式现场填写问卷，被调

查者匿名填写。 调查问卷实施“双人”“三级”审核，分
为现场审核、集中审核、录入审核，发现填写错误及时

让被调查者更正，并当场收回问卷。 回收的问卷由专

人进行审核和编码，采取双人双录入及计算机数据

清洗。
１􀆰 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ｐｉ Ｄａｔａ ３􀆰 １ 进行数据双录

入，ＳＰＳＳ ２５􀆰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例

数（％）表示，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
采用 χ２ 检验和多因素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ａ入 ＝ ０􀆰 ０５，
ａ出 ＝ ０􀆰 １０）分析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 α ＝
０􀆰 ０５。

２　 结　 果

２􀆰 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发放问卷 ２ １００ 份，回收有

效问卷 ２ ０５７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９７􀆰 ９５％。 ２ ０５７
名研究对象中， 男性 ４４２ 人（２１􀆰 ４９％），女性 １ ６１５ 人

（７８􀆰 ５１％）；平均年龄（３４􀆰 ７３ ± ０􀆰 ７８）岁，中青年人居

多，３０～４９ 岁占 ６８􀆰 ４０％；受教育程度较低，初中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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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占 ５６􀆰 ０５％。 研究对象的个体特征分布见表 １。
２􀆰 ２　 职业紧张影响因素

２􀆰 ２􀆰 １　 职业紧张单因素分析 　 ＪＤＣ 模式高职业紧张

检出率为 ５７􀆰 ３２％（１ １７９ ／ ２ ０５７）。 不同个体特征的

ＪＤＣ 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比较结果见表 １。 月收

入、外来务工和职业危害接触情况与员工职业紧张检

出率有关（Ｐ＜０􀆰 ０５）。 月收入越高，员工的职业紧张检

出率越低 ；非外来务工人员高度职业紧张检出率高于

外来务工人员；有职业危害接触的员工职业紧张检出

率高于无接触者。
表 １　 不同个体特征员工的职业紧张检出情况

特征 人数 构成比（％） 检出人数 检出率（％） χ２ 值 Ｐ 值

年龄（岁） ３􀆰 ６４４ ０􀆰 ３０３

　 ＜３０ ５９５ ２８􀆰 ９２６ ３４４ ５７􀆰 ８１５

　 ３０～ ９４６ ４５􀆰 ９８９ ５５０ ５８􀆰 １４０

　 ４０～ ４６１ ２２􀆰 ４１１ ２６０ ５６􀆰 ３９９

　 ５０～ ５５ ２􀆰 ６７４ ２５ ４５􀆰 ４５５

性别 ２􀆰 ４２２ ０􀆰 １２０

　 男 ４４２ ２１􀆰 ４８８ ２３９ ５４􀆰 ０７２

　 女 １ ６１５ ７８􀆰 ５１２ ９４０ ５８􀆰 ２０４

学历 ０􀆰 ４９８ ０􀆰 ７８０

　 初中及以下 １ １５３ ５６􀆰 ０５３ ６６３ ５７􀆰 ５０２

　 高中 ／ 专科 ７７７ ３７􀆰 ７７３ ４４０ ５６􀆰 ６２８

　 本科及以上 １２７ ６􀆰 １７４ ７６ ５９􀆰 ８４３

婚姻 １􀆰 ６０９ ０􀆰 ４４７

　 已婚 １ ７６２ ８５􀆰 ６５９ １０１８ ５７􀆰 ７７５

　 未婚 ２６２ １２􀆰 ７３７ １４１ ５３􀆰 ８１７

　 丧偶 ／ 离婚 ３３ １􀆰 ６０４ ２０ ６０􀆰 ６０６

月收入（元） １０􀆰 ７７７ ０􀆰 ００５

　 ３ ０００ １ ７４５ ８４􀆰 ８３２ １０２３ ５８􀆰 ６２５

　 ３ ０００～ ２５７ １２􀆰 ４９４ １３４ ５２􀆰 １４０

　 ５ ０００～ ５５ ２􀆰 ６７４ ２２ ４０􀆰 ０００

岗位 ４􀆰 ４８６ ０􀆰 ２１４

　 流水线工人 ９７０ ４７􀆰 １５６ ５５４ ５７􀆰 １１３

　 非流水线工人 ５９５ ２８􀆰 ９２６ ３５９ ６０􀆰 ３３６

　 管理人员 ３８４ １８􀆰 ６６８ ２０６ ５３􀆰 ６４６

　 后勤保障人员 １０８ ５􀆰 ２５０ ６０ ５５􀆰 ５５６

用工类型 ２􀆰 １６９ ０􀆰 ５３８

　 长期合同 １ １１９ ５４􀆰 ４００ ６３３ ５６􀆰 ５６８

　 短期合同 ７０９ ３４􀆰 ４６８ ４１６ ５８􀆰 ６７４

　 劳务派遣 ２６ １􀆰 ２６４ １２ ４６􀆰 １５４

　 其它 ２０３ ９􀆰 ８６９ １１８ ５８􀆰 １２８

外来务工 １３􀆰 ６１３ ０􀆰 ０００

　 是 ６６６ ３２􀆰 ３７７ ３４３ ５１􀆰 ５０２

　 否 １ ３９１ ６７􀆰 ６２３ ８３６ ６０􀆰 １０１

工作制 １􀆰 ５９５ ０􀆰 ４５０

　 日班 １ ９１３ ９３􀆰 ０００ １ １０２ ５７􀆰 ６０６

　 　 续表 １

特征 人数 构成比（％） 检出人数 检出率（％） χ２ 值 Ｐ 值

　 轮班 １１４ ５􀆰 ５４２ ５９ ５１􀆰 ７５４

　 其它 ３０ １􀆰 ４５８ １８ ６０􀆰 ０００

周工作时间（ｈ） ６􀆰 ０３０ ０􀆰 １９７

　 ４０ ７ ０􀆰 ３４０ ３ ４２􀆰 ８５７

　 ４０～ ８７５ ４２􀆰 ５３８ ５１５ ５８􀆰 ８５７

　 ５０～ １１３ ５􀆰 ４９３ ５６ ４９􀆰 ５５８

　 ６０～ １ ０１２ ４９􀆰 １９８ ５７２ ５６􀆰 ５２２

　 ７０～ ５０ ２􀆰 ４３１ ３３ ６６􀆰 ０００

职业危害接触 １１􀆰 ９４０ ０􀆰 ００１

　 有 １ ２３０ ５９􀆰 ７９６ ７４３ ６０􀆰 ４０７

　 无 ８２７ ４０􀆰 ２０４ ４３６ ５２􀆰 ７２１

抽烟 ０􀆰 ３３１ ０􀆰 ５６５

　 是 １２４ ６􀆰 ０２８ ６８ ５４􀆰 ８３９

　 否 １ ９３３ ９３􀆰 ９７２ １ １１１ ５７􀆰 ４７５

饮酒 １􀆰 ３８５ ０􀆰 ２３９

　 是 ９７ ４􀆰 ７１６ ５０ ５１􀆰 ５４６

　 否 １ ９６０ ９５􀆰 ２８４ １ １２９ ５７􀆰 ６０２

每天睡眠时间（ｈ） ４􀆰 ７４５ ０􀆰 １９１

　 ６ ３６ １􀆰 ７５０ ２１ ５８􀆰 ３３３

　 ６～ ３４１ １６􀆰 ５７８ ２０１ ５８􀆰 ９４４

　 ７～ ８５５ ４１􀆰 ５６５ ５０８ ５９􀆰 ４１５

　 ８～ ８２５ ４０􀆰 １０７ ４４９ ５４􀆰 ４２４

２􀆰 ２􀆰 ２　 职业紧张的多因素分析　 以职业紧张为因变

量，以个体特征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
结果显示，学历、月收入、是否外来务工、有无职业危害

接触是发生 ＪＤＣ 模式高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 （Ｐ ＜
０􀆰 ０５）。 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发生职业紧张的

风险是初中及以下学历者的 ２．１６７ 倍（９５％ＣＩ：１．２８９ ～
３．６４４）；非外来务工者的职业紧张风险是外来务工者

的 １􀆰 ３６２ 倍（９５％ＣＩ：１􀆰 １２０ ～ １􀆰 ６５５）；存在职业危害接

触的员工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是无接触者的 １􀆰 ３３５ 倍

（９５％ＣＩ：１􀆰 １０７ ～ １􀆰 ６０９）；而月收入高于 ５ ０００ 元者是

职业紧张的风险保护因素，其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是

收入 ５ ０００ 元 以 下 的 ０􀆰 ４４８ 倍 （ ９５％ ＣＩ： ０􀆰 ２３９ ～
０􀆰 ８３６），见表 ２。

表 ２　 职业紧张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β ＳＥ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ＯＲ（９５％ＣＩ） Ｐ 值

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１􀆰 ０００
　 本科及以上 ０􀆰 ７７３ ０􀆰 ２６５ ８􀆰 ５０４ ２􀆰 １６７（１􀆰 ２８９，３􀆰 ６４４） ０􀆰 ００４
月收入（元）
　 ＜５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０􀆰 ８０４ ０􀆰 ３１９ ６􀆰 ３３０ ０􀆰 ４４８（０􀆰 ２３９，０􀆰 ８３６） ０􀆰 ０１２
外来务工

　 是 １􀆰 ０００
　 否 ０􀆰 ３０９ ０􀆰 １００ ９􀆰 ５８２ １􀆰 ３６２（１􀆰 １２０，１􀆰 ６５５） ０􀆰 ００２
职业危害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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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２

影响因素 β ＳＥ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ＯＲ（９５％ＣＩ） Ｐ 值

　 无 １􀆰 ０００
　 有 ０􀆰 ２８９ ０􀆰 ０９５ ９􀆰 １６２ １􀆰 ３３５（１􀆰 １０７，１􀆰 ６０９） ０􀆰 ００２

３　 讨　 论

工作场所健康促进是建设“健康企业”的重点内

容。 适度的紧张和压力对人体的健康是有利的，而过

度的职业紧张不仅会影响职业人群身心健康，进一步

影响职业生命质量［８－９］，同时可能引起生产事故、缺
勤、离职、生产率下降等，对企业成长和社会发展造成

各种损失［１０－１２］。
本研究显示研究对象中 ＪＤＣ 模式高职业紧张检

出率为 ５７􀆰 ３２％，与使用相同 ＪＤＣ 模式职业紧张问卷

和类似人群的研究比较，本研究的职业紧张检出率接

近杨雪莹等［１３］ 对某电子制造企业 ２ ２５１ 名员工的调

查结果（５６􀆰 ４％），低于徐金平等 ［１４］对某电子制造企

业 １ ７２３ 名员工的调查结果（６８􀆰 ７％）。 电子制造行业

职业紧张问题突出，应引起重视。
本研究得出学历、月收入、是否外来务工和有无职

业危害接触是发生 ＪＤＣ 模式高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
与以往调查结果基本一致［１５－１７］。 高学历者承担的工

作任务更多，责任更大，同时对自身及组织的期望较

高，因此更易出现职业紧张。 收入低的员工，在工作负

荷与经济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出现职业紧张的可能性

更大。 非外来务工人员可能承受着比外来务工人员更

大的家庭经济负担，因此职业紧张风险高。 电子制造

行业接触的危险因素复杂，包括噪声、辐射及各类化学

有害物质，引起员工生理不适感，导致职业紧张。 本研

究存在一定局限，由于采取横断面调查，因此不能判断

影响因素与职业紧张之间的因果关联。 职业紧张的影

响因素广泛，还需进一步全面且深入的调查。
研究结果提示具有上述特征的员工应成为职业紧

张监测的重点，如加强流水线生产的职业卫生防护，尽
可能地减少员工与有害因素的接触；适当提高低收入

员工的待遇和福利。 研究表明具有组织参与的职业紧

张干预措施更加高效［１８］，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工作者职

业紧张的问题。 可以通过岗前及在岗培训增强工人岗

位角色认知；定期聘请专业的心理医生提供心理干预，
采取 ＥＡＰ 员工帮助计划等措施，均能够有效控制职业

紧张的发生与发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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